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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冬日午后的时光袁依然很冷袁迷蒙着泪戚

戚的眼睛袁慢慢地踱着熟悉的这条路遥 看不见

路的样子袁 一直频频地看向天空要要要眶里怎

么就关不住仅仅一滴的眼泪呢钥 这一滴总是

漾在眼里袁像是荡秋千袁滚过来又滚过去袁滚
出来又滚进去袁也不知是烫呢袁还是冰遥 天空

好像也看不清了袁灰雾雾的曰太阳好像也太刺

眼袁总是让人的眼睛眯着袁被迫地眯着遥
午饭吃得有点噎袁梗梗地咽下去袁是什么

堵住了呢?不知道袁真的不知道遥 听话的儿子

最近很努力袁午饭后袁静静地看着手机信息曰
母亲最近很小心袁 总是和颜悦色地说着关心

体贴的话遥 到底是谁惹伤了我呢钥 说话冲冲

的袁看着儿子看手机袁过去就掀翻在地袁还说

他为什么看小说袁儿子委屈地说没有看小说曰
对着母亲的关怀不耐烦地胡乱嚷嚷院野我已经

说过了袁不吃米浴 冶而后袁母亲愣怔一下袁开始

数落起来遥 这下安然了袁心沉沉的袁不再烦躁袁
默默地冲了油茶喝遥 油茶的丝丝热气升到空

中袁也升到了眼睛里遥 儿子气恼地拿起书包上

学去了袁母亲也一言不发地出门了遥 瞬间袁家
里就剩下了正在慢慢喝油茶的我遥

热乎乎的油茶很暖和袁双手捧着碗袁把脸

埋在热气中袁突然就泪如雨下遥 恍惚间袁就觉

得自己是个多么无助而悲伤的人袁 离开一种

精神的抚慰袁好像也是一件很悲戚的事情罢浴
看看空荡荡的冷冷的屋子袁 母亲年轻时候的

一切物品都依然故我地得意着袁 看着高低柜

上被换了的不一样的玻璃袁 它们像张开的大

口嘲笑我的落伍和卑微袁 给我忧伤的心平添

了更多的压抑和刺激曰 写字台上的黑乎乎的

硬伤是母亲多年做衣服的证明袁 也像烙印一

样烙得我满心疮痍曰 衣柜上陈旧的镜子照着

变形的我袁 似乎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并扭曲

着这个家里原本美好的一切...... 这些旧式的

家具像拉锯一样一点一点地将我的心抽离遥
曾经袁它们给予我的关怀和爱袁让我感受到无

限的心怡和温暖遥 可是现在袁同伴们时尚的家

具和住所袁 让我越来越觉得这些旧式家具对

我而言就是一种讽刺和否定袁 这让我很不舒

服遥 我的身心像被挖了很多洞袁每一个洞都要

抽走我很多的美好袁 我每天的任务好像就是

填补我身上的洞遥 这些洞袁就像是某一种温馨

的束缚袁绑住了一些对奢望的恐惧袁温馨了一

些对现实的臣服袁之后袁才渐渐觉察袁它实实

在在地抽离了我身心里点点滴滴的自尊和温

暖遥
喝一口咸咸的油茶袁 品着咸苦咸苦的滋

味袁看着油茶里许许多多的白色芝麻袁这白色

芝麻漂在褐色的粘稠的液体里袁 有些刺眼的

亮遥 像那一天夜里的雪遥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天夜里袁 很美的下雪

的夜里袁 这些家具被一辆大卡车运到了一个

不知名的小镇遥 很清晰地记得那晚的雪下得

很大很大袁鹅毛般的大雪袁在路灯下变成了亮

亮的粉红色小花袁 小小的我挤在卡车上那些

新家具的空间里袁 仰望着夜空中纷纷扬扬的

大雪袁纯纯的喜悦里夹杂了更多更多的茫然遥
我很欢愉地看着黑黢黢的天空袁 迎接着一片

一片亮晶晶的美丽的雪花袁努力地数着花瓣袁
却怎么也数不清到底是五瓣还是六瓣遥 雪花

飞舞袁 配合着我跳跃的心情要要要来到了一个

陌生的小镇袁还搬走了我爱的新家具袁莫不是

我们要搬家钥那我们就要转学了钥我的学习正

突飞猛进呢袁我的老师对我正特别好呢袁这些

都怎么办呢钥 不过袁新环境总是让人兴奋的浴
怀揣着对新环境的憧憬和对旧环境的留恋袁
我们到了一个偏僻的四周都有旷野的村干部

家属住房区袁那是小姨的单位住房遥 后来的情

况是袁搬家猜对了袁转学猜对了袁就一样没有

猜到要要要好好的爸爸妈妈怎么就分手了呢钥
于是乎袁 这些家具就和母亲和我们三个女孩

子成为了新的一家人遥 这样的野新环境冶带来

的不是兴奋袁是无奈的沉闷的霹雳遥
之后的日子里袁 我最大的兴趣就是放学

后回家做家务袁 洗碗之后常常会擦洗我的新

家具袁这些家具很时尚袁仅用清漆刷过袁发出

晶亮的淡淡的木头黄袁平滑的面尧层层的优雅

的木纹袁 像叠加的许多微笑着的嘴唇袁 漾开

来袁漾开来袁一直漾到桌面尧抽屉面尧柜面的边

缘袁直到浅浅地消失曰还有柜门下面用若干个

边长 1.5 厘米的菱形小木块拼成的好看的几

何图形,以及用逼真的花瓣形木块拼成的莲花

图形袁都让我无比的喜爱......每每抚弄着这些

美丽的木纹和花形袁 我都会惊叹院野怎么就这

么好看袁这么匀呢钥 冶没有人回答我袁我自顾自

地惊叹着尧抚摸着尧好奇着尧也享受着遥
家具们在我的爱抚下虽然被辗转了很多

地方袁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脆弱袁反而沉淀出

更深的颜色和更厚重的质地来遥 它们真是元

老了袁泛着岁月的智慧和淡然袁慈祥和容忍袁
虽不及曾经的光鲜袁 但那份儒雅和沧桑给了

我更多的依恋和怀念遥 前几年袁曾在一家小型

家具店打工袁 老板最看重的一套家具是红木

的袁也是我最喜欢的袁黑红且亮的家具让我擦

起来倍感亲切袁总感觉是熟悉的味道和质地袁
每一个面袁每一个棱角袁每一条边袁擦起来也

就格外尽心尽力袁每次擦袁我都想袁什么时候

我能把家里的家具换成这红木的呢钥 离开的

那一天袁我抚着红木家具留了一张影袁也把这

希望怀揣到了连心都看不到的地方袁 因为太

昂贵了遥 后来袁偶然在北京看到一套古董家具

很像自家的家具袁那昂贵的标价让我咋舌袁就
异常怀念起自家的家具来袁 还很庆幸没有被

换掉遥 要要要那些新潮的时尚的杂木家具袁哪
里有自家的松木家具厚重啊浴

可是袁 家具在快快乐乐的清贫中度过了

很多年之后袁 我见过大哥大了袁 买过传呼机

了袁电脑也来了袁手机也来了袁现在智能手机

的功能都越来越多了袁可唯独袁这家具好像越

来越不配套了遥 它们的笨重和样式守旧越来

越不能和谐地响应这个时代袁 什么时候能让

我翻整一新呢钥
我有些痛苦又有些无奈地扫视一圈袁继

续无奈地低下头喝着有点温热的油茶遥 糊糊

一样的油茶在筷子的搅动下衍出一圈一圈的

晕圈来袁 褐色的晕圈像艰难的一年一年的年

轮袁结结实实地圈成了过去的岁月遥 我知道袁
最使我苦恼的不是我的家具袁 而是我单薄的

力量和贫乏的智慧袁如果我的智慧够强大袁我
就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袁 我就会有能力购买

新的住所和新的家具遥 已是不惑之年的我袁到
底该怎么做呢钥我的智慧从哪里升起钥深深的

焦虑击毁了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自强自

立袁向上的灵魂似乎在一瞬间轰然倒塌袁我的

心沉到了谷底......我开始淋漓地啜泣遥 眼泪只

管扑簌簌地扑簌簌地掉下来袁掉下来袁全然不

顾我怕死的心遥 我知道我不能没有向上的灵

魂袁不能连一点精神的希冀都没有袁可是袁到
底是什么抽走了我的希望和梦想钥 让我感觉

全身心就剩下了一张空空的瘦削的皮囊钥 极

大的恐惧让我紧紧地端起了碗袁 希望暖暖的

油茶可以抚慰一下我空空的心脏......
油茶因为我的搁置有些凉了袁 也有些沉

淀了袁粉质的面沉在了碗底袁上面是一层清清

的水遥 这速冲的油茶袁就是不如自己经过蒸面

粉尧 炒面粉尧 熬汤三个步骤做出来的油茶香

啊浴 里面可以放自己喜欢的花生碎瓣尧核桃碎

瓣袁能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遥 野以后还是自己

做袁冶 我想袁野还是自己实实在在做的饭食

香遥 冶......木质的筷子尖儿因为炒菜多的缘故

有些发黑了遥 操劳袁奋斗袁埋头前行袁这样拼命

的生活竟然没有让我们换掉如此细小的家

具浴 翻转着筷子袁盯着筷子袁眼泪哗哗地落下

来袁沉沉地重重地落下来袁似乎要洗去曾经守

旧的一切噎噎

沉 淀
殷 江之蕊

荡荡条山袁
绿染千畴浩平川遥
把酒重阳写辞令袁
只求明年同遥
奈何关山古道袁
忆当年袁
兰陵为盟遥
长歌难表袁
戎秋旧事袁
十年离乱遥
弹指年轮袁
宿草何曾泪有干钥
颠沛何故多流离袁
何忍雁各飞遥
秋月晚波如寂袁
明月落桐影自长遥
中条山上袁
柏松夹道袁
只争寸土遥

母亲离开我整整十年了遥 十年来袁
许多有关母亲的往事已逐渐变得模糊袁
唯有母亲的目光烙在我心里袁久久挥之

不去遥
二十多年前袁我还在八里外的镇上

上初中遥 记得是个星期天要归校的下

午袁 当初不知为啥与母亲发生了争执袁
青春叛逆的我袁扔下还在劝说不停的母

亲袁索性拽起书包一个人返校了遥 我抄

小路袁一步并三往前赶袁空旷的四周静

的出奇袁 刚露土的麦苗越发显得冷清袁
孤寂倾刻笼罩着我袁心跳像奔跑的小鹿

咚咚作响袁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害

怕遥 冬日的太阳落的早袁当暮色降临袁我
越发恐惧袁张望四周院隐约看到远处麦

地里一个披头散发袁裹着大衣的人向我

这边走来曰百步袁越近了袁五十步袁我大

气不敢出袁手心拽紧一把冷汗遥 遥望大

路上偶有三俩人骑车经过袁还未等我鼓

足勇气喊出时袁已远得没了踪影遥 我悔袁
悔当初不该和母亲呕气袁我恨袁恨自己

竟然如此不争气遥 当披头散发袁衣衫褴

褛袁 面色狰狞的流浪汉就要靠近我时袁

惊慌中回头一望院我看到了母亲袁母亲

正大步流星向我奔来遥 像找到救命的

草袁我一把扑到母亲的怀里袁大哭起来遥
委曲尧害怕袁一股脑儿全部抛给了母亲遥
母亲紧紧把我搂在怀里袁指着那位流浪

汉说袁那是谁袁我忙摇头不知道遥 流浪汉

从我们面前苍惶而过袁 我终于松了口

气遥 原来我走后母亲仍不放心袁丢下手

中活计袁 一路小跑随后跟了我七里多

地遥 在母亲的温暖的目光中我放心地踏

上归校的大路遥
母亲重病在床那段日子袁我在县城

上班遥 自知病情已无回天之力袁母亲拒

绝我们再给她行医问药遥 遵照老人的意

愿袁我们回到老家的小屋静待时日遥 每

天我奔走在单位尧母亲与怀里抱着需要

照顾的女儿之间遥 患重症肌无力的母亲

已气若游丝袁四肢不能再动弹遥 每次她

无奈于我张罗的她的吃喝拉撒袁穿衣解

戴袁已浑浊的目光里袁依然充满了怜惜

与疼爱遥 每次离家时袁我拉拉母亲的被

角袁抚摸着母亲的额头袁低头俯身在母

亲耳边叮咛院野妈袁我走了冶遥 母亲总用微

弱的声音发出院野我照娃着遥 冶然后努力

地扭动脖子袁眼睛死死盯着我离开的门

口袁目光里满满得不舍和爱恋遥 我知道袁
去一次袁将要少见妈一次遥 我牵挂着母

亲袁孱弱的母亲依然尽其所能用她的方

式疼爱着我遥 泪水禁不住时袁我忙扭头

用手撇掉泪水袁生怕母亲看见再难过遥
我就这样生活在母亲的目光里浴 年

少淘气撒欢袁母亲替我担忧曰有点成绩

瞎乐呵袁母亲露出赞许和欣慰曰成年人

生路上受挫折袁母亲眼里充满鼓励和期

待曰不懂事时袁我反对她袁伤害她袁她包

容着袁爱护着你曰做错事时袁我甩脸子袁
摆谱子袁身心折磨着母亲袁她不计较袁不
辩解袁像宽阔的山谷包容着儿女们的一

切遥 其实袁我又何偿走出过母亲的目光浴
儿时的依恋袁少时的爱恋尧老时的留恋袁
我在母亲的目光里流连忘返袁 肆无忌

惮袁为所欲为袁一直温暖幸福地徉徜在

有母亲的日子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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涑水东流袁
幽嫣绛怀春袁
是处如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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